
 1

愛在網路蔓延時 

 

1. 

      「姓名：Ｓ。職業：老師。年紀．．．」我猶豫了一下，滾動到 32 歲，按下確定。 

        我媽老是假裝漫不經心提起：「交不到男朋友，你也可以找離婚有小孩的嘛」，
只差沒說出四十歲女人在婚戀市場是削價出售也乏人問津的劣質品。 

        32歲。如果我只大Ｍ一輪的話，我們的距離會不會不那麼望塵莫及？ 

        為了忘掉Ｍ、為了談場合乎社會倫理的戀愛、為了像個正常人步入婚姻，我註冊
了一個無須露臉的交友軟體。畢竟是老師，在網路上被學生認出來多尷尬。雖然不露

面，系統還是要求上傳大頭照，之後配對對象可以透過互動遊戲解鎖照片，或付費直

接看清樣貌。我抱著不值錢的自尊與清高，心想別以貌取人，透過交談了解他人內在

才是正道。 

        帳號剛啟用，系統提供了一些配對選項。第一個是 190 公分的冷氣師傅、第二個
是三十幾歲的商人、第三個是私立科大畢業的工程師。秉持虛心求教的精神，我全按

接受。 

      「Hi。」商人率先發來訊息。 

      「你好。」我回答。 

      「好快。」 

      「什麼好快？」 

        然後商人消失了。 

        我還一頭霧水，冷氣師傅傳來訊息：「成大的喔？厲害。」 

      「沒有啦。」我看了一下冷氣師傅的個人資料，28歲、只有國中畢業。 

        我感嘆：「你成長過程應該很辛苦吧。」 

        冷氣師傅聽了好像頗為感動，絮絮叨叨說起家中老母賣身、老爸家暴的血淚史。 

        另一個視窗彈出，是商人：「你訊息回得好快。」 

        後來我才知道，交友軟體上大多人就算配對成功也不會回訊息。不少人宛如普渡
眾生，無論見到誰都 like like like。就算有意交談，大家上線時間不同，訊息有一搭沒
一搭是常態，談到人間蒸發也不意外。 

        我再切回冷氣師傅的對話框，他問我要不要交換賴。換完以後他似乎有些失望，
因為我的 Line頭像不是我的照片，是一隻肥肥的橘貓。 

        冷氣師傅問：「你幾公斤？胖嗎？」 

        我感到被冒犯，要他別問女生這種問題。 

        冷氣師傅追問：「你真的是女的嗎？我遇到好幾個都來騙的。」 

        這下我倒冤枉了，主動要換 Line的是他，說被騙的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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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調整心情、切回 APP。我查看工程師的個人簡介，裡頭有句：「今晚月色很
美。」 

        我丟訊息向工程師示好：「我想認識知道『今晚月色很美』的人。」 

        過了幾分鐘，工程師說：「喔，我在日劇看見的。」 

        發現非同道中人，我有些失望，仍秉持教育精神補充：「原本是夏目漱石說的。」 

      「木下素食是誰？」他說。 

        我翻了個白眼，繼續瀏覽交友平台提供的配對人選，此時冷氣師傅透過 Line 打電
話過來。獨居的我發出超大聲的「蛤」，然後切斷來電，冷氣師傅不屈不撓又打了好

幾通。 

      「怎麼了？」我傳訊息給他。為了顯得禮貌，還加了冒冷汗的笑臉符號。 

      「我想確定你是女的。」 

      「我不喜歡講電話。」 

      「你就接起來，我聽個聲音就好。」 

        其實我應該直接無視他，但缺乏交友經驗的我還是盛情難卻地接起電話。 

      「好啦，可以確定我是女生了吧。」 

        沒想到一句接一句，冷氣師傅約我明天下班捷運站見。 

       「嗯，好，明天見。」我擠出刮傷喉嚨的假笑。 

         我掛了電話，感到腦門發燙，原來交友軟體進度都這麼快嗎？ 

         但．．．還是算了吧，我的臉由緋紅轉為煞白。我不想赴約，也沒打算解釋，徑
直在 Line和交友軟體上雙重封鎖了冷氣師傅。 

         我真是個罪孽深重的女人啊。 

         同時我想起Ｍ，想起這個在千禧網路交友世代中出生的孩子待我的方式：上一秒
like得情深意切，下一秒 unlike得老死不相往來。 

 

2.  

        初任教職，有人向我示好、有人替我做媒，畢竟女老師可是常居結婚對象排行榜
的冠軍，薪水穩定、準時上下班又擅長照顧小孩。年輕的我奇貨可居，但我從未感覺

愛上誰、誰又真正愛上我。那些流轉的相親局像一場場翻牌遊戲，我是張鬼牌，始終

無法配對成功。 

        轉眼我就四十了（確切來說，是 39歲又七個月），愛上了年紀只有我一半的Ｍ。
Ｍ是我以前的學生，溫和敦厚，一雙眯眯眼總充滿笑意，但他的目光也讓人難以看清。 

        畢業後他和班上同學有時會回學校來看我。只是大學生活動太多了，懷舊之旅越
來越難成行，剩下他來找我，然後變成我去約他。 

        關係的建立是溫水煮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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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有次我問一個交過很多任女友的畢業學生，他是怎麼辦到的？他說只要想辦
法讓對方習慣自己就好。 

        說得簡單。 

        我始終無法習慣誰的陪伴，也未能成為誰的習慣。 

        除了Ｍ。 

        一天吃飯，我笑看對面也瞇著眼望向我的Ｍ，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愛上他了。我感
到荒謬、理所當然，又無可奈何。我們在一起，但也沒在一起，不知道Ｍ把我當什麼。

從旁人的眼光看來，我們可能是一對母子、一雙姊弟，但應該沒人會認為我們是情侶。

我想要的不只愛情，還有靈魂的溫暖。Ｍ永遠都那麼貼心，我只需出動一半的自己，

用二十歲的我與二十歲的他交心。 

 

      「你有病吧。」 

        我把事情告訴多年好友，她如此評價。你們差這麼多歲，他家長知道怎麼辦？其
他學生知道怎麼辦？你們同事知道又怎麼辦？ 

        如果我不是老師，是不是愛上小自己許多歲的人就能被理解通融？如果我是男性，
與年紀小的女孩子交往是不是就顯得合理浪漫？ 

        但我只是愣愣瞌瞌地表示，他已經畢業了，自己有選擇的能力。 

        Ｍ的確做出了選擇，掐斷了我們的關係。他回覆訊息的速度越來越慢、字數越來
越少，儘管我沒有表白他沒有拒絕，我沒有詢問他沒有說明。 

        Ｍ向來是細心的人，就算我不明說，他大概也感覺我從關愛的長輩變成有所企圖
的異性。他只想從我身上汲取關心，從沒想過有天竟需付出責任與承諾，於是選擇離

開。 

        我有Ｍ的聯絡方式，甚至他離我的學校也不過幾個捷運站的距離，但我已學會不
做無謂的努力。我想但不會追著Ｍ問為什麼、我做錯什麼，反正答案早不言而喻。如

果我再年輕二十歲，勢必會為了愛情奮不顧身，但四十歲的我已失去造成他人困擾的

任性與權利。我清楚Ｍ能選擇更年輕可愛的女孩，他將來會有體面高薪的工作，還有

一間住著好幾個孩子和一條狗的大房子，而我從來都不是他未來的一部份。 

 

3.  

        冷氣師傅是個特例。接下來好一陣子我的網路交友進度和西洋劍一樣：兩個戴面
具看不清對方長相的人不斷揮舞手上的工具試探對方。 

        交友軟體是個南寮漁港，每個人都在等願者上鉤，但大多人都欠缺有吸引力的餌。
「你好」、「在嗎」、「約嗎」是廣撒的乏味飼料，「今天天氣真好」、「你在幹

嘛」、「早安午安晚安」是難聊人的養魚老套。 

        我不喜歡俗套的問題，對於他人又缺乏關心與興趣，聊起天仿若說外語結結巴巴。
我努力關切對方的職場、寵物、身體健康，但話題最後都會像迴力鏢打回我身上：

「你在哪間學校」、「現在的學生難教嗎」、「老師時間是不是很多」。網路上的人

像內視鏡一樣，想將探頭從螢幕那端伸過來，照清我的身高體重收入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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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一個月的交友軟體，沒人跟我相約見面，也沒人提議玩小遊戲解鎖我的照片
（或是他們已經課金看過了）。本來我想透過線上交友轉移失戀的痛苦，這下反而更

確定了我是愛情市場的次等品。 

        更糟的是，我益發想念Ｍ，沒人能像他一樣了解我。當然那不公平，比起陌生網
友，Ｍ在學幾年早透過我的課堂言論與班級經營摸清了我的底細。但這也不公平，我

曾知曉Ｍ的學業成績、戶籍地址、父母職業和姓名，仍無助於我打開他大門深鎖的內

心。 

 

        畢業十年幾乎沒過見面的Ｌ突然約我吃飯，說他有事想私下跟我講。 

        為了不要重蹈Ｍ的覆轍，我極力避免單獨和學生見面。但和冷氣師傅的狀況不同，
在學生面前，老師如扎根校區的花木無處可躲。 

        盛情難卻，我硬著頭皮和Ｌ見面。交流雙方無趣的工作近況後，Ｌ像暖好身一樣
直搗黃龍：「我現在在進行開放性關係。」。 

      「蛤？」我說。 

        Ｌ正想跟我解釋什麼叫開放性關係，我說我知道。Ｌ絮絮叨叨說起自己的感情狀
況：他是雙性戀，他和她在一起也和他在一起，但她又和他在一起，他也和她在一起，

可是他還有他。我聽得暈頭轉向，只覺得為何大家都有他或她，我身邊一個人也沒有？ 

        Ｌ花了約莫二十分鐘解釋完出場人物如大河劇的感情史，吁了一口長氣：「說出
來感覺好多了。」 

        原來是把我當垃圾桶啊。真是一日為師，終身保固。 

        我問：「你跟你女朋友怎麼認識的？」。 

      「交友軟體啊。」 

      「你用哪個交友軟體？」 

       他說了一個聽起來相當時髦的英文名字，要我下載。 

      「你的個性就是太保守，不容易認識人。現代人的愛情才不是你想的那樣。」Ｌ化
為老師教訓我，我只能唯唯諾諾點頭，畢竟他的感情經歷可比我豐富太多。 

      「其實我．．．」我道出和Ｍ的過往，想證明自己也曾為愛犯難。只是我刻意隱藏
Ｍ是他學弟的部分，深怕又得到「你有病」的評價。 

        記憶創傷的渠道在反覆闡述中不斷加深加廣，我忍不住吐出洪積已久的困惑：
「你覺得Ｍ有喜歡我嗎？還是一切都是我的幻覺？」 

      「我覺得他應該有喜歡你。」Ｌ果斷在我的記憶渠道安上個防洪閘門，「只是他現
在不喜歡你了。」 

 

4. 

        我下載了Ｌ提到的交友軟體，想到要將自己的面容暴露在網路上，感到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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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Ｓ。職業：老師。年紀．．．」這次我毫不猶豫選了 32 歲。如果可以，
我想選 28歲，但真要見面實在說不過去。 

        我清楚對 32歲的男人來說，28歲是青春的上限；對 42歲的男人來說，28歲仍是
青春的上限。29 歲的女人臨近三十大關，焦慮滿溢容易逼婚。三十而立的女人生育力
下滑卻又難以馴化。四十歲的女人？大多男人不過五、六十歲根本不會考慮。 

        完成註冊，系統提供了一些配對樣本，看得我兵荒馬亂，原來可以看到對方長相
是這種感覺。每個人都貌似人生勝利組：頂大工程師、年收七位數、衝浪潛水、攀岩

攻頂，反觀我的照片只是無趣的書店文青和擼貓。我甚至連按下 like 都感到害臊，深
怕若真配對成功是我高攀。 

        就像無腦買入 0050、0056就等於盡了分心力理財，滑交友軟體就是我在婚戀市場
的投資。每天我都強迫自己瀏覽至少十個人的自我介紹，只是左滑右滑，春去秋來，

我看過上千張面孔，讀過上千則夢想揉雜慾望的表述，我的心仍無處落腳。 

        根據原本用來計算外星智慧文明數量的德雷克公式，一個人遇見真愛的機率是二
十八萬分之一，不高，但也不低，至少是中大樂透頭彩機率的五倍。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投資理財有賺有賠，只是網路交友沒有公開說明書以供詳閱，我像個懵懂少女一
樣靠著道聽途說加上親身經歷摸索著雲端愛情的輪廓。或許我還沒找到真愛，但這幾

個月我弄清了一些交友軟體潛規則（以下為主觀意見，且僅針對男性）： 

 自我介紹寫太少：來約炮或少根筋。 
 自我介紹寫太多：認真拘謹或自視甚高。 
 不寫身高：不滿 170公分。 
 不寫體重：BMI超過 30。 
 不寫學歷：沒念大學或學店畢業。 

        在交友軟體上尋覓婚戀對象的男子有些共同點，除了眾所皆知的口條不好、生活
圈小以外，不少人年過三、四十仍與爸媽同住，沒有汽車或不會開車，身心上都將自

己限縮於方寸之地。 

        許多網友將自己單身的原因歸咎於個性害羞木訥、十六型人格屬於 INTJ（內向／
直覺／思考／判斷），但他們其實不是靦腆，只是無趣。他們年過三十仍未培養出嗜

好，放假只會睡覺喝酒、出門踏青要有人帶路、看個電影等人推薦還不會查時刻表。

他們期待命定之人將他們從窠臼拉出，他們便會相濡以沫、給予愛情。 

        但交友軟體上沒有愛情，只有匹配。  

        人們渴求虛無飄渺的心動與曖昧，但要觸發愛情實則得仰賴拳拳到肉的硬條件，
也就是收入學歷身材長相。 

        一開始還想用不露臉軟體尋找靈魂伴侶的我，現在早認清大頭照走杜可風路線的
人不是因為美感而是長得醜、重訓練出些肌肉的人都恨不得放張在健身房脫得精光的

照片、台大或醫學院畢業一定會讓人知道，逢甲、中華科大寫成 FCU、CUST 好像就
高級許多、從修理家電到任職園區的都叫工程師。 

        我何嘗不清楚自己對人品頭論足的同時，螢幕另一端的他也拿著放大鏡在檢視我。
第一輪是書面審查。有人句斟字酌，想確保我是性價比夠高的對象。也有人懶得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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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介紹，只花三百毫秒從照片判斷我是否有足夠的性吸引力來保證愛情及生育的可能

性。 

        過了第一關，便進入第二輪的口試。在網路聊上約一至二週，對方會決定要不要
讓我進入他的 Line或 IG等私人領域。 

        第三輪是面試，但這才是實質上的第一關。沒有眼緣的，先前網上聊得再投緣都
是銘謝惠顧。華而不實的廣告文宣，也終於圖窮匕見。女人的謊言在於空間，她們以

濃妝和修圖施行欺詐，圓臉變瘦、短腿變長、平胸變大。而男人的謊言在於時間，他

們在照片中展現青春巔峰的身材和髮量，赴約的卻是禿頭與肥胖。 

        第四輪是朋友區，我目前的破關進度。再往下還有第五輪的交往、第六輪的婚姻
殿堂，那些我未曾到過的陌生關卡。 

        網路交友承諾使用者無限生命，但不能接關。在任何一輪失敗，換個對象重新再
來，像死而復生、生又復死的阿鼻地獄。 

 

5.  

        我的食指熟練地滑過螢幕，然後像蒼蠅停在一張照片上。那是Ｍ，或是一張Ｍ以
後會有的面容。 

        我點開他的自我介紹。他的用戶名是Ｎ，36 歲、179 公分、在台北當工程師、喜
歡搖滾樂和王家衛。他的簡介寫得半心半意，他喜歡的東西和Ｍ沒有交集，但那張照

片實在太像了，我無法略過。 

        我主動加了Ｎ，傳出訊息。苦等幾個小時，Ｎ終於回覆。 

      「妳好。」他說。不是「你好」，是「妳好」，我隱約覺得他和別人不同。 

        只是接下來幾天，Ｎ回訊息的速度一貫地慢，常會看到對話框出現「．．．」卻
沒有文字產出，等到我放下手機去忙其他的事回來，才拾獲他姍姍來遲的訊息。他跟

我一樣喜歡朴贊郁和電台司令，還有那些相同年代出生的人才有的共同話題。他的每

則訊息都回得深思熟慮，就算無法及時捎來，也能打中我的心。 

        我尚未愛上Ｎ，但我感到期待，終於出現一個人可以合理承載我的喜歡。 

        我多愁善感的戀愛腦故態復萌。白天Ｎ訊息回得很慢，我想他是不是工作很忙，
深怕自己打擾他。晚上他訊息回得很慢，我猜他同時跟很多女生在聊，認為我不重要。

可是同時他又那麼可靠，「我等下要開會，回來再看」，他工作好認真。「先去健身

房，晚一點回你」，他竟然在健身，有運動習慣的男生最棒了。 

        對話框的「．．．」像一顆顆高流明燈泡照亮我的日常。我終於不用在腦中假想
與Ｍ對話了，他成了Ｎ的影子，而我只看得到光。我表現得樂觀開朗、積極向上，希

望能成為配得上Ｎ的對象。 

        與Ｎ聊了一個月，他有問必答，但也僅止於此，不像其他人試圖用交換聯絡方式
或相約見面來推動進度。若是平常，我願意繼續努力，攀著聊天的話題逐步走向對方，

但，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逼近四十大關的壓力讓我鼓起勇氣，我厚著臉皮告訴他：「嘿，我要變成過期的
鳳梨罐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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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三個小時，Ｎ才問：「什麼意思？」 

      「重慶森林啊。」 

       Ｎ說他喜歡王家衛，不可能不知道金城武的鳳梨罐頭典故吧。 

      「啊，對。」Ｎ的對話框又出現很多．．．．．．，然後化為一串文字：「你要換
Line嗎？」 

        Ｎ明白我想表達什麼，但我想要的更多：「要不要先見個面？」 

        Ｎ問：「你習慣先見面再換 Line嗎？」 

        我不該多嘴的，但我不想騙他：「其實，你長得很像我以前喜歡的人。」 

        Ｎ回覆得很快：「你把我當成他的替代嗎？」 

      「沒有。」這是謊言。「但我覺得見面以後，我才能對著真正的『你』說話。」這
是實話。 

        刪節號閃爍著，然後熄滅，剩下聊天室死寂的灰底。 

        別走啊Ｎ，我雖然年紀很大，但我可以給你永不過期的鳳梨罐頭，我在心中吶喊。 

        過了幾個小時，Ｎ傳來一家餐廳的資訊，說明天可以在那見面。 

        我喜出望外，心想見到Ｎ以後，或許我會和他表白，結束我停留在二十歲的戀愛。 

 

6.  

        二十歲時我交了第一個男朋友，他是我的大學學伴。一開始他以癡情男子的姿態
向我傾訴他暗戀了一個女孩好久好久，聽得讓沒談過戀愛的我憧憬那樣的愛情。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了。他沒有表白，而是逐步滲入我的生活，就像之前那個畢業
學生說的，「讓對方習慣自己」。 

        他的英文名字原本叫 Kevin，但他改成了 Sam，和我一樣（確切來說，我是
Sammy，他是 Samuel）。我以為變得一樣，就是愛情的齊心協力。他待我不錯，但我
總覺得他不夠愛我。初戀的我對愛情還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永遠嫌彼此的靈魂不

夠貼近，死命追求一種按壓到皮膚上會長出水泡的熱情。 

        我們有過幾年甜到發膩的生活，直到大學畢業。我到台北當老師，他留在台南念
研究所，兩人漸行漸遠，但我不肯放手。我每週搭高鐵再轉接駁車去找他，從不問他

為何不騎機車來高鐵站接我，也不問何時換他上台北。我以為愛就是奉獻，犧牲越多

愛得越深，而沒察覺沉沒成本將我拽得無法脫身。 

        苟延殘喘第七年，我到台南，租屋處換了個人，他已經搬走了。我撥打他的手機，
嘟嘟嘟嘟，全都是溺水的我發出的求救氣泡，直到氧氣耗盡。 

        他消失了，和他開始跟我交往一樣，沒有任何說明。 

        分手的第一年我常會撥打他的手機。我知道他不會接起，但我就是不願讓他走得
雲淡風輕。我甚至會半夜打電話到他老家，在他爸媽帶著慍怒接起的瞬間掛掉。如果

可以的話，我想問他我到底做錯了什麼，為什麼突然分手。但那有什麼突然，一切分

離不都蓄謀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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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第一個男友，也是我唯一一個男友。 

        有時我覺得我的愛情永遠停留在二十歲。並不是我愛他愛得多深，也不是我痛得
無法痊癒，而是我的心遭受無情蹂躪後，便一直曝屍荒野。 

        但這次，或許會有人將我的心拾起，拂去塵土，交還給我。 

 

7. 

        遲到十五分鐘，我拖著還沒慣腳的瑪莉珍鞋快步走進餐廳。 

      「請問有訂位嗎？」服務員問。 

      「有．．．」我才發現我不知道Ｎ叫什麼，「另一個人應該先到了，我找一下。」 

        我慌亂地在餐廳內繞了一圈，用Ｍ的面孔比對在座每一位男子，毫無斬獲。 

      「我到了，你在哪？」我傳訊息給Ｎ。 

      「．．．忘記說了，我沒訂位，現在在外面候位。」 

        我說好，我去找你。推開門，我瞥見落單的Ｎ。我沒有從他身上偵測到任何Ｍ的
線索，強裝鎮定徑直往前走。 

        其實我應該別回頭的，就像我對冷氣師傅那樣，但我還是決定轉身走向他。 

        我是Ｎ，他說。我知道，我說。 

        Ｎ看起來像落水被撿起來晾乾的破舊布偶。他的身高約 170 出頭，中分的細軟髮
貼在油膩的額頭上，眼鏡厚厚的鏡片起了霧。就算不脫口罩，我都知道他不會和Ｍ有

任何相似之處。 

        Ｎ提議改到路邊攤用餐，我打起精神說好。我告訴自己不要以貌取人，畢竟我們
也曾有過一個月的心靈交流。 

        穿著 Burberry洋裝蜷縮在紅色塑膠椅上的我尷尬地搭問：「你的工作是什麼？」 

      「．．．工程師。」 

      「哪種工程師？」 

      「．．．．．．修手機的。」  

        聽著Ｎ像不知如何使用聲帶一樣擠出遲緩混濁的回答，我突然覺得過去一個月煞
有介事的自己未免也太過可笑。 

        Ｎ大概看透了我毫不遮掩的失望，放棄無謂的對話，低頭不停進食，露出禿頭第
五期的頭頂。 

        胃口盡失的我肆無忌憚審視對面的Ｎ，試圖尋找Ｍ的模樣。在一個稍縱即逝的瞬
間，我預覽了Ｍ的未來。等到Ｍ臉上生機蓬勃的青春痘成為凹陷乾癟的疤痕、等到工

作的疲勞將他健康的膚色染上一層黯淡、等到時間不客氣地奪去他豐沛的髮量、等到

現實一次次打擊與失望讓他眼中沒了光，他就會成為我面前Ｎ的模樣。 

        吃完飯，深知再也不見，心懷愧疚的我過度友好地揮手與他道別。 

        再見了，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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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了，Ｍ。 

        再見了，二十歲的我。 

        你好，四十歲的自己。         

 

 


